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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０—３岁婴幼儿早教机构的调查研究
李彩彦，李树燕，李　琳

（昆明学院 学前与特殊教育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１４）

摘要：０—３岁婴幼儿教育是一个综合性社会问题，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儿童社会化养育将成为未来

发展趋势。对云南省５８所０—３岁婴幼儿早教机构调查发现，早教机构供给市场良莠不齐与不足、模式

单一、师资薄弱、监管缺位等，是目前云南省多个地区早教机构所面临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可从几

方面入手：１．理顺婴幼儿教育管理服务机制；２．加强规范化、标准化建设；３．探索多样化早教发展模

式；４．建立早教培养体系，提高师资专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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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回顾

（一）问题的提出

　　０—３岁婴幼儿早期教育是人生重要的奠基时

期，对个体和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 《２００１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把０—３岁

视为最佳投资时期。［１］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

中，政府意识到早期教育的重要性；约４０％的儿

童在２岁时参加早期教育。［２］研究证明 “高质量的

学前教育机构与儿童的认知、社会性、情绪发展有

着短期与长期的关联”。［３］１６－５００—３岁婴幼儿早教
机构主要指由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或个人举

办，面向０—３岁婴幼儿，尤其是２—３岁婴幼儿实
施保育为主、教养融合的婴幼儿照护的全日制、半

日制或计时制的机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取得 “新进展”的

七项民生工程中，“幼有所育”排在首位。２０１９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把 “农村贫困地区儿童早

期发展”写入中央文件，对 “托育”与 “学前教



育”作了区分，提出要解决好婴幼儿照护和儿童

早期教育服务。２０１９年１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１８个部门联合印发 《加大力度推动社会领域公共

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

行动方案》，把婴幼儿照护定位为社会领域公共服

务弱项，需要增加有效供给，提高服务质量。２０１９
年５月颁布的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３岁以下婴
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 “到２０２０
年，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体系初

步建立，建成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婴幼儿照护服务

机构，人民群众的婴幼儿照护服务需求得到初步满

足”的目标，坚持 “家庭为主，托育补充。政策

引导，普惠优先。安全健康，科学规范。属地管

理，分类指导”的基本原则，将婴幼儿照护服务

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

儿照护服务机构。明确了家庭的主要照护责任，属

地政府的管理职责。２０１９年１０月 《托育机构设置

标准 （试行）》 《托育机构管理规范 （试行）》颁

布，国家托育事业开启新征程。

０—３岁婴幼儿教育是一个综合性社会问题。在
全球化浪潮中，人力资本成为综合竞争的要点和投

资的关键。研究显示，城镇化率越高，社会化养育

需求就越旺盛。２０１８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５９５８％，
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家庭养育功能逐渐衰微，

儿童社会化养育将成为未来发展趋势。社会学 “福

利多元主义理论”［４］认为，福利供给来源应该多元

化，政府、市场、社区、社会组织都应该成为儿童

发展福利资源的来源，主张建立多元福利提供者模

式。二孩政策实施以来，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并没

有呈增长态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１７年比
２０１６年少生了约６３万人，２０１８年比２０１７年少生了
约２５０万人。［５］随着社会结构转型和人口政策调整，
越来越多的女性从家庭走向职场，加之过渡性延迟退

休政策，以及人口老龄化加剧，使得原本由家庭 “私

领域”承担的婴幼儿早期照料与养育向社会寻求支

援，婴幼儿早期教育从 “私领域”进入 “公领域”。

（二）研究回顾

０—３岁婴幼儿早期教育在儿童早期教育中具有
普遍性和特殊性 “二重奏”，普遍性表现在把０—３
岁婴幼儿教育糅合在０—６岁早期教育中，但研究与

实践中又凸显出二者的独特性。国际上，０—６岁早
期教育历史悠久；０—３岁婴幼儿早期教育相对起步
晚，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欧美兴起，８０年代末传入
我国。据估计，当前我国婴幼儿约１０８亿，０—３岁
婴幼儿约７０００万，但是我国０—３岁早教机构起步

晚。［６］近２０年来，我国０—３岁早期教育研究集中于
对国内发达地区和国外早期教育经验的总结和译

介。［７］通过知网可视化计量分析发现，０—３岁早期

教育机构的研究主要关注机构现状与发展、课程与

教学、家庭教育与家长教育。与较为成熟的学前教

育、早期教育相比，０—３岁早教机构研究严重偏
少，且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包含多主体及其相互作用

的社会公共领域来审视，驻足于就早教机构现状和

问题而谈问题，没有更好地追根溯源。课题组对云

南省０—３岁婴幼儿早教机构展开调查，旨在以更宏
观的社会学视角扫描０—３岁婴幼儿早教机构和早期
教育现状，寻求更具社会适应性的解决办法。

二、研究设计

（一）调查对象及样本

　　本文以０—３岁婴幼儿早教供给机构 （以下简称

早教机构）为调查对象，选取了昆明市Ｘ区、玉溪
市Ｅ县、红河州Ｊ县３个区 （县）５８所早教机构做
线上线下调查；实地走访５所幼儿园、６个社区儿
童之家、４个早教机构、５家妇幼保健院。样本涵盖
了省会中心城市主城区 （经济发达区域，以下用Ｈ
类区域代替）、省级示范县 （经济中等发达县，以

下用Ｍ类区域代替）、国家级贫困县和少数民族边
境县 （经济欠发达县，以下用Ｌ类区域代替）。

（二）研究方法及指标

在借鉴国内外早教机构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访

谈、一线调研，课题组自编 “云南省０—３岁婴幼
儿早教供给机构调查问卷”，经省统计局修订、省

妇儿工委办审核。问卷包含３６个问题５个方面：
机构基本情况、课时包机构、托育机构、机构工作

人员情况、意见及建议。

（三）研究过程

研究分四步：第一步，课题组到省外学习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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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省内实地调研，拟定研究方案和工具。第二步，

座谈、访谈。一是前期访谈，以 “０—３岁婴幼儿早
期教育”为主题，对与０—３岁婴幼儿早期教育有关
的政府部门、早教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展开访谈，如

妇联、教育局、卫健委、工商局、民政局、总工会、

事业单位、企业、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二是实地调

研，通过座谈会听取教育、民政、卫健委、工会、

妇儿工委办等部门开展工作的情况、面临的问题，

以及未来工作打算。三是针对０—３岁机构工作人员、
儿童监护人进行访谈。第三步，线上线下问卷调查。

第四步，整理质性材料，用ｓｐｓｓ１９０分析实证数据。

三、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早教机构概况

　　截至２０１８年底调查时，云南公立早教机构一
片空白，各地早教机构数量差异大。早教机构几乎

为民营机构 （随着课题深入、托育迅速 “火”起

来，目前发现１家公立机构———华山幼儿园），成
立和运营的时间不长，注册资金差异大，注册部门

多样，机构资质参差不齐。

１早教机构的资质
（１）早教机构成立和运营时间不长，云南公

立早教机构一片空白，调查的５８所机构绝大多数
为民营。成立时间最长的为２３年 （１９９６年成立），
最短的仅 １年 （２０１８年成立），成立 ５年以上
（２０１４年以前成立）的机构占４８２７％，５１７３％的
机构是２０１２年以来新成立的。

（２）机构注册资金差异大，注册备案的口径
不一。注册资金主要有四个档次：１５万元左右、
３０万元左右、６０万元左右、１００万元以上，资金
投入排在前三位的是２２０万元 （１家）、１５０万元
（２家）、１１０万元 （１家），排在后三位的是 ３万
元 （２家）、５万元 （２家）、７万元 （２家）。在民
政、工商、其他部门注册的早教机构分别有２７家
（４６６％）、２２家 （３７９％）、９家 （１５５％）。
２早教机构的类型和类别
早教机构主要有三种类别，以课时包提供服务

的早教机构１６家、托育机构和混合服务 （同时有课

时包、托育等服务）机构各２１家。早教机构的类型
多样 （见表１），幼儿园托儿班占４８３％ （２８家），
个人或者联合私营机构占２４１％ （１４家），品牌加

盟早教机构占１０３％ （６家），品牌直营早教机构占
６９％ （４家），社区、街道开设的早教指导中心占
１７％ （１家），其他的占８６％ （５家），目前没有
妇幼保健院开设的早教中心。由此可见，承担０—３
岁婴幼儿早教的主要是幼儿园开办的托儿班，社区

街道以及妇幼保健院开设的早教指导中心极少乃至

空白，以社区为基础的早教模式尚未形成。

表１　早教机构类型

机构类型 数量 比例／％
幼儿园托幼班 ２８ ４８３
个人／联合私营店 １４ ２４２
品牌加盟早教机构 ６ １０３
品牌直营早教机构 ４ ６９

社区／街道开设的早教指导中心 １ １７
妇幼保健院开设的早教指导中心 ０ ００

其他 ５ ８６

３．早教机构的规模
从早教机构服务的范围、对象、数量来看，５８

家机构中，含有早教服务或托育服务有６７２％ （３９
家），３２８％没有相关服务。从服务对象及其年龄来
看，以２—６岁儿童为主；从接收０—３岁儿童数量
来看，接收５０人、１２０人、２０人的机构分别有６家
（１０３％）、４家 （６９％）、４家 （６９％），接收
３００—５００名、６００名以上的机构分别有 ６家
（１０３％）、２家 （３５％），还有５家机构 （８６％）
为孕期家庭服务。在０—３岁儿童招生人数上，平均
值为１２５５５（每所早教机构平均招收１２５名左右
０—３岁儿童），中数５０，众数５０，标准差１５４４８５，
最大值为６４８，可见，０—３岁早教机构招生规模不
大，普遍机构招生人数在５０人以下。
４早教机构的场地
早教机构的场地差异大，场地及运作成本高。

５８家机构都是租用场地，场地面积以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ｍ２、２００—８００ｍ２居多。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
同，场地租用面积和租金差异大。场地租金大多在

１０万元左右 （１０家，１７２％），其次以２０万元、４０
万元左右居多，场地租金在１００万元以上的有４家。

（二）早教机构的服务形式和服务内容

早教机构的类别和服务方式有课时包服务、托

育服务、混合服务，其中，课时包机构１６家、占
２７６％；提供托育服务和混合服务的机构各有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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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各占３６２％．
１课时包早教机构
１６家早教机构以课时包提供服务，还有２１家

机构提供含课时包等混合服务。从班级数、课程设

置、授课方式、收费方式等调查发现，机构班级最

多的有３５０个 （１家），其次是开设３０个以下班级，
其中，开设１０—１３个班的机构有６家，大多机构设
置６—９个班级，最少的只有１个班 （４家）。课时
包早教机构的课程内容依次是运动、亲子活动、音

乐、美术、绘本、建构活动、其他，见表２。

表２　课时包早教课程内容

课程 数量 比例／％
运动 ３３ １８５

亲子活动 ３２ １７９
音乐 ３１ １７３
美术 ２９ １６２
绘本 ２６ １４５

建构活动 １９ １０６
其他 ９ ５０

在授课方式上，依次为班级授课 （４９１％）、
一对一授课 （２４６％）、小组授课 （２２８％），见
表３。在收费方式上，按月收费 （２８６％）和按课
时包收费 （２３８％）是最主要的两种收费方式，

其次为按单次课时收费 （１５９％），按半年和按年
收费各占１４３％，见表４。

表３　授课方式

授课方式 数量 比例／％
班级授课 ２８ ４９１
一对一授课 １４ ２４６
小组授课 １３ ２２８
其他 ２ ３５

表４　收费方式

收费方式 数量 比例／％
按月收 １８ ２８６

按课时包收 １５ ２３８
按单次课时收 １０ １５９
按年收 ９ １４３
按半年收 ９ １４３
其他 ２ ３１

２．托育机构
提供托育服务的包括２１家托育机构和２１家含

托育的混合型机构。对其硬件设施、规模、服务内

容、服务方式、收费调查发现，硬件设施主要为活

动室、厨房、卧室、盥洗室、户外场地、保健室、

消毒室、配餐间、餐厅。配置最多的是活动室和厨

房，最少的是餐厅，见表５。

表５　托育机构硬件设施

硬件设施

活动室 厨房 卧室 盥洗室 户外场地 保健室 清毒间 配餐间 餐厅 其他

数量 ４１ ４１ ４０ ３９ ３７ ３３ ３０ ３０ ２２ ６
比例／％ １２９ １２９ １２５ １２２ １１６ １０３ ９４ ９４ ６９ １９

　　关于托育机构的规模，从班级数量来看，托班
５７个，大多数机构拥有１０个以下的班级，每个机
构的托班数量由高到低依次是２０个班级 （１家）、
１０个班级 （２家）、８个班级 （２家）、７个班级
（３家）、６个班级 （７家）、５个班级 （２家）、４个
班级 （３家）、３个班级 （３家）、２个班级 （９
家）、１个班级 （９家），可见，每个机构拥有的托
班的数量大多为１—４个。从工作人员配备来看，
育婴员５７名、保育员５６名，基本都配备了保育员
和育婴师、人数在１人左右，见表６。

在服务方式和服务内容上，主要有全日托、半

日托、计时托三种，以全日托为主 （３６家）。３２
家机构开设了家长课程，主要是家长讲座

（３７９％），提供一对一育儿指导和小型家长沙龙
服务的机构分别有５家、４家，２６家机构并未填写
此项调查，见表７。

收费方式上，主要是按月收费 （５０６％）、按
半年收费 （２１５％）。综合来看，按月收费的全日
托育机构最多，其次是按半年收费的全日托和按月

收费的半日托，见表８。

表６　托班数量及其人员配备

规模 数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托班 ５７ ２２６ ４５３ １ １５
育婴员 ５７ ０４７ ２３０ １ ４
保育员 ５６ ０１６ ２１０ 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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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家长课程统计

家长课程类型 数量 比例／％
讲座 ２２ ３７９

小型家长沙龙 ４ ７０
一对一育儿指导 ５ ８６

其他 １ １７
未填写调查表 ２６ ４４８

表８　托育机构的服务时与收费方式交叉统计

收费方式 全日制 半日制 计时制

按月收 ２８ １０ ２
按半年收 １１ ３ ３
按年收 ３ ２ １
按天收 ３ ３ １
按半天收 １ ２ １
按小时收 １ ２ ２

（三）早教机构的师资队伍

１．人员结构
围绕０—３岁婴幼儿早教机构人员的构成、性

别比、年龄结构、学历、专业背景综合考察其工作

人员结构，见表９。早教机构工作人员平均２２人
左右，其中，早教老师比重最高，一般为８人，其
次是保育员和管理人员，保洁和销售人员很少。女

教师人数明显多于男教师。年龄结构上呈现出年轻

化特点，３５岁以下人员比例最高，然后依次是
３５—４０岁和４５岁以上人员。

２．人员资质
从早教机构人员资质来看，学历上，人数比重

由高到低依次是大专 （５２人）、本科及以上 （４８
人）、中专及以下 （４６人）。人员的专业背景方
面，以幼儿师范院校毕业生为主 （５６人），其次是
医护类专业 （４３人）和艺术类专业 （４１人）毕业
生，不容忽视的是其他专业院校毕业生人数较多，

专业不对口率高，这对早教师资队伍专业化有较大

挑战，见表１０。
从工作人员的从业和执业资格证书来看，５５

人有教师资格证，符合执业资格基本要求。育婴师

４７人，其中，五级育婴师 ２３人；保育员 ４６人，
其中，高级保育员２７人。总体上，持有高级育婴
师和保育员证书的人员比例不高，见表１０。

表９　早教机构人员结构

人员结构 数量 平均值 标准差 中数 众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工作人员 ５８ ２２６９ １７４４５ ２ ２ ２ ８２
管理人员 ５８ ３１７ ２８６６ ６ ３ １ １５
早教老师 ５７ ８２１ ７７１３ ６ ３ ０ ４５
保育员 ５４ ４３５ ４１２７ ４ ２ ０ １７
销售员 ５２ １２１ ２３３８ ４ ２ ０ １２
保洁员 ５０ １５０ ２１４０ １ １ ０ １５
保健员 ５１ １１２ ０７９１ １ １ ０ ３
其他人员 ５１ ４４９ １０４１６ １ ０ ０ ６５
外籍人员 ３７ ０２４ ０５９７ ０ ０ ０ ３
国内人员 ５７ ２５９５ ９２５７７ ８ ２ １ ６４８

表１０　早教机构人员资质

人员资质 数量 平均值 标准差 中数 众数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专及以下 ４６ ３５９ ４４００ ２０ ０ ０ ２１
大专 ５２ ７９０ ７１４６ ５０ ２ ０ ２８

本科及以上 ４８ ３２１ ３８３１ ３０ ０ ０ ２１
幼师毕业 ５６ ８７３ ７９０３ ６５ ３ ０ ２８
医护毕业 ４３ ０９１ １０６５ １０ ０ ０ ４

艺术类毕业生 ４１ １３７ １９０７ １０ ０ ０ ８
其他专业院校毕业 ４６ ２００ ２３１９ １０ １ ０ １０

育婴师 ４７ ３０９ ４６３４ ２０ １ ０ ２６
三级育婴师 ３２ １６６ １９１１ １０ ０ 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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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０

人员资质 数量 平均值 标准差 中数 众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四级育婴师 ２７ １２６ ２１０５ １０ ０ ０ １０
五级育婴师 ２３ １００ ２１７４ ００ ０ ０ １０
保育员 ４６ ４７０ ４００５ ３５ ２ ０ １７

初级保育员 ３３ ３１８ ３５８３ ２０ ０ ０ １５
中级保育员 ２４ １７９ １８４１ ２０ ０ ０ ７
高级保育员 ２７ １２２ ２０６３ １０ ０ ０ １０
有教师资格证 ５５ ８８９ ７４９５ ７０ ２ ０ ３０

３．师幼比
调查发现，每个早教机构招收０—３岁婴幼儿

人数平均约１２５人，工作人员平均２３人左右，平
均师幼比为１８４∶１，师幼比严重偏高。参照２０１９
年１０月发布的 《托育机构设置标准 （试行）》师

幼比 （托育员和保育员人数与婴幼儿人数的比例）

为乳儿班１∶３、小托班１∶５、大托班１∶７的参考范
围。另外，由于０—３岁婴幼儿自主性、独立性弱
等特殊性，以及云南为边疆省份，山区、贫困地

区、少数民族地区较多，人员散居，师幼比应该更

低才符合实际。

４．工资待遇
早教机构教师工资水平不高，工资平均值

２５３９０２元 （扣除五险一金），最高工资５０００元，
中数２５００，众数为２０００。教师工资差异大，一
方面，工资标准差大 （ＳＤ＝９８５１４４），同时，根
据表１１的卡方检验发现，不同类型机构的早教教
师工资差异性显著 （Ｐ＝００４），在调查的７类早
教机构中，幼儿园托班教师工资整体略高；另一方

面，教师工资地区差异显著，最高的为昆明地区的

私立机构 （２３００—４８００元），其他地区工资则在
２０００—２８００元之间。

表１１　不同类型机构的教师工资卡方检验

卡方检验 数值 ｄｆ 渐进Ｓｉｇ（双侧）
皮尔逊卡方 １４８４９４ａ １２０ ００４０
似然比 ９９０８７ １２０ ０９１８

有效案例数量 ５８０００

　　注：ａ表示１４７单元格 （１００％）的期望值少于５，最
小值理论频数为００２。

（四）早教机构自我评价及关注内容

１．早教机构服务的自我评价
通过 “现有的０—３岁早教服务机构能否满足

家长早教需求”调查项发现 （见表１２），早教机构
表示 “部分能满足”的有４０家 （６８９％），“不能
满足”的有８家 （１３８％），“完全能满足”的有
７家 （１２１％）；其中，幼儿园托班负责人表示
“部分能满足家长需求”的有１８家，“完全能和完
全不能满足家长需求”的各有５家，个人或者联
合经营的私立机构 “部分能满足家长需求”的有

１０家。由表１３可知，通过卡方检验 （Ｐ＝０８３３），
不同类型早教机构服务能力差异不显著。可见，现

有的０—３岁早教机构无法很好满足家庭早教需求，
以幼儿园托班的满足需求能力略强。

表１２　各类早教服务机构的供需自我评价交叉分析

机构类型 完全能 部分能 不能 其他

幼儿园托幼班 ５ １８ ５ ０
个人／联合私营店 １ １０ ２ １
品牌加盟早教机构 １ ４ ０ １
品牌直营早教机构 ０ ３ ０ １

社区／街道开设的
早教指导中心

０ １ ０ ０

妇幼保健院开设

的早教指导中心
０ ０ ０ ０

其他类型 ０ ４ １ １
比例／％ １２１ ６８９ １３８ ５２

表１３　不同类型机构满足家长需求的自我评价的卡方检验

卡方检验 数值 ｄｆ 渐进Ｓｉｇ（双侧）
皮尔逊卡方 １２２７１ａ １８ ０８３３
似然比 １４３６０ １８ ０７０５

线性和线性组合 １５３８ １ ０２１５
有效案例数量 ５８０００

　　注：ａ２６单元格 （９２９％）理论期望值小于５，最小
期望值为００５。

２早教机构的期待及关注点
通过早教机构期待的 “０—３岁早教工作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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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２０１９年１０月颁布的 《托育机构设置标准

（试行）》规定托育机构由卫健委备案。２０１８年底
的调查时，国家尚无相关规定）调查项显示，

８４５％的机构认为应该由教育部门主管，１０３％的
机构表示由妇联主管，见表１４。针对 “政府成立

公办早教机构的需求和必要性”调查发现，

７０７％早教机构认为应该由政府成立公办早教机
构，表示不应该的占１２１％，见表１５。由此看来，
成立公办０—３岁早教机构是众望所归。

表１４　归属主管部门意愿调查

主管部门 数量 比例／％
教育部门 ４９ ８４５
妇联 ６ １０４
卫健委 １ １７
其他 ２ ３４

表１５　成立公立早教机构需求调查

需求态度 数量 比例／％
应该 ４１ ７０７
不应该 ７ １２１
其他 １０ １７２

通过开放性问题 “政府部门应该为早教机构

提供哪些服务”调查项的词频统计发现，早教机

构最希望政府提供专业性帮助方面的支持，其次是

加强监管和政策支持，增强 （家长、社区、政府

部门、社会）早教意识等。通过开放性问题 “机

构经营中当前突出的困难和问题”调查项的词频

统计发现，早教机构经营中的最大问题是师资，还

面临机构经费不足，早教意识欠缺，场地面积狭

小、成本高、难以达标，教师待遇不高，工作专业

性有待加强等问题。

四、讨论与建议

（一）讨论

１早教机构供给市场良莠不齐
（１）机构资质 “先天不足”。改革开放以来，

学前教育发展有三个拐点、四个时期。其中，

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是民办园的黄金时期，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是公办园为主、兼顾市场的重建公共服务体系时

期。［８］３３综合调查发现，云南０—３岁早期教育与全

国具有一致性，但是差距更大。一是公办早教机构

一片空白 （截至２０１８年底调查时），绝大多数为
民营机构，这些民营机构中７０７％希望政府成立
公办托育机构，它们目前从事或服务范围中涉及

０—３岁婴幼儿教育的机构较多，但是专门的托育机
构不多。二是 “新生代”早教机构居多，成立和

运营的时间不长。其大多是 ２０１２年以来创办的，
５１７３％的机构成立时间不足５年，主要是由于政
策或市场利益 “催生”了庞大的 “新生代”早教

市场。２０１２年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０—３岁婴
幼儿早期教育试点的通知》颁布，并在北京等１４
个地区开展 ０—３岁婴幼儿早期教育试点，这些
“新生代”早教机构不少是政策或市场利益 “催

生”的速成品，先天不足，盈利性教育掩盖了教

育公益性的本真。三是早教机构设备短缺，场地保

障不足。５８家机构全部为租用场地，场地租金高、
面积差异大。 《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

（２０１９）》调查显示，五年来民办园平均租金涨了
三倍，运营成本陡增。［８］４１－４２机构通过高收费把成

本转嫁给儿童家庭，收费高是很多家长对早教望而

却步的重要原因。［９］５２－５５四是早教市场准入标准不

统一，登记注册口径不一，甚至多年无证经营。

０—３岁儿童早期发展长期缺乏统一的规范、标准，
特别是早教市场监管主体不明、课程及服务质量缺

乏权威标准，源头上表现出 “先天性不足”。五是

质量堪忧，早教与学前教育混为一谈，表现在：

０—３岁婴幼儿需要解决的是养育还是教育，早教机
构的理念、模式、课程照搬学前教育学段的 “模

型”。

（２）硬件不到位。从早教机构场地及其资金
方面来看，５８家机构都是租用场地，场地面积和
租金差异大，难以保障有严格需求的早教机构良好

运行。许多机构硬件配备不到位。

２早教机构供给不足，地区差异大
供给力和供给质量难以保障。通过对早教机构

供给和质量的自我评估调查显示，现有的０—３岁
早教机构无法很好满足家庭早教需求。一是早教机

构总量少，供给力严重不足。二是调查的５８家机
构中，含有早教服务的只占６７２％，还有３２８％
没有相关服务。三是０—３岁早教机构服务范围有
限，招生规模参差不齐，大班额多。四是专业师资

７１１第１期　　　　　　　李彩彦，李树燕，李　琳：云南省０—３岁婴幼儿早教机构的调查研究



匮乏。五是机构的数量和服务质量差异大，早教老

师工资差异大，既体现在 Ｈ、Ｍ、Ｌ三类地区之间
的外部差异，也体现在内部差异。省会和州府 （Ｈ
类）情况较好，贫困县 （Ｌ类）情况较差，且内
部分化明显；早教老师的工资不高，大多在

２０００—２８００元之间，省会一线城市工资略高于地
州，但工资总体水平并不高。

３早教机构模式单一
（１）早教机构的类型同质性高，早教形式、

模式和生态单一。２００３年 《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

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 “逐步建立以社区为基础、

以示范性幼儿园为中心，灵活多样的幼儿教育形式

相结合的幼儿教育服务网络”［１０］１８３－１８４。我国 “形

成了私营早教模式、儿童保健模式、社区指导模式

并存的活跃局面”［１０］１８３。云南０—３岁儿童早教机
构主要有课时包机构、托育机构、混合服务机构三

种。类型上，以幼儿园托儿班为主，其次是个人或

者联合私营机构，还有部分品牌加盟或品牌直营早

教机构，社区、街道开设的早教指导中心严重缺乏

（仅有１家），没有妇幼保健院开设的早教中心，
以社区为基础的早教模式尚未形成，早教公办园所

一片空白。另外，针对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０—３
岁早教机构没有。由此可见，０—３岁早教机构的
形式和发展模式单一，早教产业模式和生态单一。

（２）早教机构的服务方式和服务内容特色不
鲜明。主要有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三种服务形

式。０—３岁婴幼儿早教机构的课程、授课方式与
３—６岁学前教育趋同，注重婴幼儿的技能训练、潜
能开发，疏于对家长指导，没有建立起家庭教育指

导体系和内容；［１１］１３８－１４０面向０—３岁婴幼儿的家庭
的指导和服务十分匮乏且方式单一，部分机构为家

长提供讲座，少量机构提供一对一育儿指导和家长

沙龙。

４早教师资严重不足，教师素质参差不齐
０—３岁早教师资呈现出年轻化、低学历、低

资质特点。主要表现在：第一，目前的早教师资基

本都是３５岁以下的年轻人，年轻富有朝气，但缺
乏经验。以中专和大专学历为主，大多毕业于学前

教育师范类院校，专业对口率不高，教师专业性有

待增强，绝大部分０—３岁早教师资来自面向为培
养３—６岁儿童教育人才的学前教育专业，二者之
间有很大的不同。第二，教师的早教从业和执业资

格证书数量不足，缺乏高级别的育婴师证、保育员

证等。第三，早教教师资质认定主要参考２００３年
《育婴师国家职业标准》划分的育婴员、育婴师、

高级育婴师，不仅对学历要求很低，而且资格证书

的获取主要通过短期培训、突击训练，质量难以

保证。

５政府监管缺位
尽管我国出台系列政策促进０—３岁婴幼儿发

展，但是现实情况不乐观。

（１）主管部门不明确、推诿。调研时，０—３
岁早教没有明确的职能部门主管，① 分散在计生、

民政、妇联、工商、教育等部门。访谈发现，监管

层对自我管辖区的早教机构市场现状不清楚，督导

和服务严重不到位。

（２）行业标准缺乏。０—３岁早教行业标准匮
乏，② 缺乏早教机构标准、教师准入和从业标准、

课程标准等规范。调研发现：昆明市２０１０年以前
有２７０多家早教机构，因管理缺位，收费混乱，有
些机构预收了几年的学费后卷款而逃，严重挫伤了

早教行业的社会公信力。有的早教机构 “无证”

运营，还有的机构运营了８年也无法注册，难逃倒
闭的厄运。

（３）资源缺乏，社会资源整合能力弱。０—３
岁儿童早教事业的人、财、物投入缺乏，整合资源

能力不足，横向上整合卫生健康、计生、教育、工

会、妇联等重要相关部门资源的动力不足，纵向上

相关职能部门引入外来资源能力薄弱。

６早教意识偏颇
访谈、座谈、入户调查和问卷调查发现，早教

意识上有偏颇。一是早教意识严重缺乏，家长、社

会和早教管理部门缺乏早教意识。二是早教与学前

教育、养育与教育认知上混为一谈，集中体现为对

０—３岁婴幼儿需要解决的是养育还是教育无法清
晰的认知，早教照搬套用学前教育理念、课程、模

８１１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年２月

①
②
２０１８年课题调研时，《托育机构设置标准 （试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 （试行）》（２０１９年１０月颁布）尚未颁布。
同上。



式，早教工作人员主要来自学前教育领域，高校暂

无针对０—３岁的早教专业，该领域人员匮乏。

（二）建议

１把０—３岁早教事业纳入政府民生工程，理
顺０—３岁婴幼儿教育管理服务机制

《国家教育事业 “十三五”规划》提出 “发展

０—３岁婴幼儿早期教育，探索建立依托幼儿园和
妇幼保健机构并面向社区、服务家长的公益性婴幼

儿早期教育服务模式”。婴幼儿早期教育被纳入公

益性服务范畴，由原来的 “私领域”进入 “公领

域”。［１２］２０１２年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０—３岁
婴幼儿早期教育试点的通知》颁布，明确了政府

在早期教育中所承担的整体规划、监管及资金支持

等责任，早期教育指导被纳入公共卫生和教育体

系。２０１８年国家机构改革中，明确了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有 “指导婴幼儿早期发展”的职责。因

此，把０—３岁早教事业纳入政府民生工程名正言
顺，以统一标准、统一规范、统一管理的理念，既

规范当下早教市场，也做好未来早教顶层设计。

（１）明确和健全 ０—３岁早教管理机构。目
前，教育、卫计委、妇联等部门参与业务管理和指

导，工商部门和民政部门负责机构注册登记。为改

变这种多部门并抓而实效不佳的局面，可以从以下

几方面入手：第一，明确和理顺早教领域主管部门

及其业务职责，切实有部门管、管到位。第二，在

主管部门内部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形成省、市、

县 （区）三级主管机构网络。第三，政府应该成

立公益性早教指导服务中心及服务支持网络，对辖

区早教机构和早教事业进行指导，开展早教知识和

技能的宣传培训，全方位帮助社会、机构和家长树

立科学的早教理念。

（２）建设专业化的０—３岁早教管理队伍。建
设一支跨部门、跨学科、跨领域的管理队伍，将现

有计生协干部、村镇 （社区）计生协秘书长、村

医 （社区医生）、会员 （小组长）等培养成儿童早

期发展家庭辅导员。组织一批有志于儿童早期发展

事业的幼儿园教师、社区管理人员、志愿者，打造

一支科学育儿宣传、便民服务的工作队伍。聘请儿

科医生、早教工作者组建一支医教结合咨询指导小

组，指导当地开展儿童早期教育工作。

（３）建立多渠道资金投入机制。目前早教机
构的运作经费来自于向消费者即家庭收费。已有研

究发现，收费高是很多家庭不选择早教的重要原

因。从欧美、日本、上海等经验来看，政府早教经

费投入占主要。在云南早教事业的发展中，既要建

立专门的财政投入机制，也要争取国家或者对口支

援等外援专项经费支持，广开资金源，充分调动早

教机构、家长、社会、金融机构等各方面的积极

性，形成利益共享的资本投入机制。第一，吸引社

会力量参与早教事业发展，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

业、社区、单位设立早教点，多形式解决社会对早

教的迫切需要。第二，出台鼓励性的税费优惠政

策，鼓励早教机构扩大场地。目前早教机构缺乏合

适的场地，场地面积狭小、租金高都是早教机构的

现实困难。由于０—３岁儿童对象的特殊性，早教
场地的要求比一般学校更高，需要充足的校舍、完

善的活动场地、独立的厨房、充足且适合儿童的卫

生间、有力的保安。调查发现，目前早教机构的场

地都是租用的，不仅场地面积大小不一，而且租金

较高，运营成本高。因此，建议各级政府部门把合

适的场所低价租赁给早教机构，在租金或者其他地

方实行税费减免，或者把 “撤点并校”中闲置下

来的教学点、校舍改造，为早教机构的场地或者

水、电、气、通讯等给予优惠，建立持续性场地提

供机制，或者场地费用减免政策。

（４）加强资源整合。一是整合自身资源。整
合各级主管部门与０—３岁儿童早期发展相关的部
门，主要有教育、卫健、计生、妇联、工会、民政

等自身的资源。建议：计生协会建立优生优育指导

中心和示范点；省卫健部门开展 ３岁以下公共服
务；省总工会开展母婴设施建设工程；省教育厅可

以在幼儿园开展早教示范点、幼儿园托儿班试点，

同时，在 “一村一幼”工程中，结合云南山区和

农村众多，以及其人员少、分散等实际，整合和充

分利用在建、已建的 “一村一幼”拓展幼儿园托

班。充分整合和推进跨部门联动，把现有的资源发

挥最大效用。二是主动寻求外援，从国家、对口帮

扶申请援助。２０１８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五部委联
合出台 《健康扶贫三年攻坚行动实施方案》，提出

“实施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为６—２４月龄
儿童提供每天一个营养包，提高贫困地区婴幼儿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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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水平。”［１３］争取与发展较为成熟的北京、上海地

区开展合作，并为早教机构提供和搭建平台。

２增强早教机构供给力
（１）新建一批公办０—３岁早教机构。建设省

级或区县级示范性公办早教机构和早教服务指导机

构，解决０—３岁儿童早教的示范和保障托底问题，
以及早教从业人员培训，助推早期教育回归非营利

性、普惠的正轨。

（２）公办幼儿园增加小托班、早教班。挖掘
现有公办幼儿园以及广大农村和山区在建、已建的

“一村一幼”的潜力，增设小托班、早教班，既能

解决家庭早教需求，也能发挥公办幼儿园师资优

势，还能实现０—３岁与３—６儿童连续教养以及学
前教育一体化发展。

（３）多元化办园，分类管理。既要办好公办、
普惠早教机构，也要鼓励多元化供给；既立足现

实，也顺应发展趋势。第一，支持民办托育事业的

发展。目前云南省早教机构公办园一片空白，民办

机构是主力军，对民办机构加以指导和规范，借鉴

民办教育集团的发展模式，支持民办优质托育机构

集团化发展，支持发展连锁式规范化托育服务机

构，或帮助其转型为普惠早教机构，使其与新建的

公办早教机构互为补充。同时，小微化、生活化、

社区化是早教发展趋势。第二，在一线城市、大城

市、偏远农村地区，开放和开办小微园；对住宅办

园加强调研和指导。第三，以社区、街道为依托，

因地制宜开办早教中心。第四，针对 “无证机构”

展开调研，分类解决，对 “无证”或注册难或面

积、设施不达标而并非存在安全、卫生问题的机

构，整改后给予注册。第五，开办招收０—３岁流
动儿童、留守儿童的机构。第六，鼓励教育家、专

业人士、社会人士等社会力量办早教。

３加强０—３岁儿童早教机构规范化、标准化
建设

“早期教育、托幼服务领域还没有进入制度化

建设层面”［１４］。要建立和完善早教机构的设置、准

入和管理标准，０—３岁儿童早教课程标准，早教
机构质量评价体系，推进早教规范化、标准化

建设。

（１）研制和完善０—３岁早教机构标准，０—３
岁早期教育从业人员准入标准、从业标准，建立

０—３岁儿童早教课程标准。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
如上海 “１＋２”模式；自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

进３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颁
布以来，各地关于３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
政策呈 “井喷”式增长，及时学习研究各地经验。

以英格兰地区私立早教机构的注册管理制为例，它

“以教育标准局为监管主体、以保育教育质量标准

为评价参照、以强制注册和现场访问为监管手段、

以教师犯罪记录审查和资质审查为结构性支持，通

过制度设计保障了私立早教机构管理的标准化、专

业化与有效性。”［１５］３－１７英国这种以市场为导向、高

质量、小规模私立早教供给经验对我们具有借鉴价

值，如放宽注册、建立全面监管体系、建设从业人

员背景审查系统等，英格兰私立早期教育市场被称

为 “被高度管理的市场”，政府大量介入早期教育

机构的注册、监管、培训和质量评价，政府投入

人、财、物研发全国适用的注册标准、雇佣和培训

督学，监察早教机构各个细节。［１５］８－１５

（２）建立早教机构质量评价体系。第一，研
制早教教育质量评价标准，加强结构性和过程性早

教机构质量评价工具的开发。国外一般把早期教育

机构质量划分为结构性质量和过程性质量。“结构

性质量包括师资水平、教育活动、教师与儿童的比

例和班级规模。过程性质量包括教师与儿童的关

系、发展适宜性教育活动、有刺激的和丰富的教育

环境。”［３］１６－５０国内关于早期教育机构质量的实践、

研究较少，《上海市幼儿园保教质量评价指南》虽

然提出了幼儿园发展性教育质量评价观，但在实践

中尚未建立内部评价政策和体制，目前主要开展以

外部鉴定和评价为主要目的早教机构功能和运作评

价，即每三年由行政部门协调专家，开展一次对幼

儿园分等定级的验收工作。［３］１６－５０第二，依托行业

协会等社会力量，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立第

三方服务评估体系，对早教事业开展全过程和及时

高效监管。

４探索多样化的０—３岁儿童早教发展模式
我国形成了私营早教模式、儿童保健模式以及

社区指导模式三种模式并存的活跃局面，目前云南

以私营早教模式为主，公立早教机构一片空白，以

社区为基础的早教模式尚未形成。因此，要努力探

索发达地区、一般发展水平地区、边远山区、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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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早教模式，形成多样化的早教发

展模式，可以从四方面入手： （１）拓展早教机构
类型，丰富早教机构的服务方式和模式； （２）加
强早教机构自我建设，探索本土化的课程； （３）
加强云南本土、特色模式凝练，特别是现有的如曲

靖沾益区和鲁甸县的 “农村０—３岁儿童早期发展
入户指导模式”，以及云南省目前仅有的１家公办
早教 （华山幼儿园）经验，做好总结提炼和深入

研究； （４）通过开设讲座、咨询处、网络平台、
线上ＡＰＰ等形式，搭建机构与家长互动平台加强
庭教育指导体系建设。

５建立早教培养培训体系，提高师资专业化
水平

（１）建立早教人才培养和使用机制。“教师是
立教之本、兴教之源”，目前早教师资和管理人才

紧缺，机构最大的困难就是师资的缺乏。有学者对

黑龙江早教机构师资调查发现，“从业队伍从业年

限短、教学资历不高、教学经验不足；学历水平不

高；专业不对口突出”［９］５２－５５，有学者在兰州调查

发现，早教机构教师大多是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或

才步入早教行业的新手，教师学历大多是大专，其

次是中师及以下水平的教师。［１６］我国没有设置０—
３岁早期教育专业，早教师资主要来源于为培养面
向３—６岁儿童的学前教育。［１１］１３９为改善早教师资
队伍状况，第一，既要培养早教师资，也要引进一

部分专业机构及其人才队伍。第二，政府和高校开

设早教专业或方向课程，扩大早教师资队伍招生培

养规模；第三，通过政府补贴和奖励等吸引人才的

政策，鼓励引进早教管理人才和教学人才；第四，

要建立早教人才职称职业晋升的考评机制，鼓励早

教从业人员不断提升职业能力。

（２）推进０—３岁早教服务培训。一是依托高
校和研究机构，通过开设０—３早教专业或者课程，
全面系统地培养早教师资人才。二是通过在岗培

训、脱岗轮训、跨地区培训、跨单位培训等形式展

开非学历教育，支持早教机构或早教指导中心建立

师资培训制度。三是早教知识和技能的科普化、社

会化培训，组织优秀的早教师资，走进社区、走向

山区、走到边远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早教活动，

培养家长、社区和社会的早教意识、早教能力和早

教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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